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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欧洲地缘安全格局在俄罗斯与北约的博弈中发生深刻变化，

其在冷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状况发生了动摇。随着北约对俄罗斯的态度

逐渐强硬，俄罗斯军演次数不断增加，国际社会有关“新冷战”的争论

再次出现。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约的“生存危机”。

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冲突

升级、稍有缓和、再次全面较量。双方严重的战略互疑使彼此走向对抗

思维的“路径依赖”。冷战后，俄罗斯对大国身份的追求加大了其变革

国际秩序的决心，近年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地缘思维回潮”等导致俄罗

斯与北约关系紧张加剧。俄罗斯国内政治现状、区域形势、冲突管控等

因素对其与北约关系趋向的影响值得关注。

【 关 键 词 】 欧洲   安全格局   俄罗斯   北约   乌克兰危机  

【 作者简介】 张建，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讲师、博士。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6-6241(2019)04-0034-17  

欧洲安全格局视角下俄罗斯与北约
的关系及趋向

张 建



欧洲安全格局视角下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及趋向

-35-

[1] 周亦奇、唐世平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

不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12 期，第 32—59 页。

[2] 刘军、李海东 ：《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战略选择》，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陶文钊 ：《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 (1993—1997 年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 年第 10 期，第 77—104 页；冯绍雷：《北约东扩、“特朗普新政”与俄欧安全新格局》，

载《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3—36 页 ；张建 ：《普京第四届总统任期的俄罗斯外

交趋向》，载《和平与发展》2018 年第 2 期，第 58—71 页 ；Martin A. Smith，“Russia and 

NATO since 1991 From Cold War through cold peace to partnership?”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Пивовар Е.И.,Журавлева В.И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рошлом и 
настоящем. Образы, мифы //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й 
200-летию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РГТУ 
(Москва). 2007.; Леклерк  А. Русское влияние в Еврази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от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до времен Путина. Альпина Паблишер. 2014。

[3]“Foreign Ministers mark NATO's 70th anniversary, address key security challenges,”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65251.htm?selectedLocale=en.

冷战时期，欧洲大陆的两端出现了以北约组织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和以

华约组织为代表的东方阵营 [1]，两大阵营相互遏制。但苏联解体前后，华约

解体，北约发展成了安全共同体，欧洲安全格局迎来了新的拐点，俄罗斯与

北约的关系塑造着新的欧洲安全格局，双方的博弈一直是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的话题。[2] 自 2013 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及随后发生克里米亚“入俄”事件

以来，北约对俄战略出现了重大调整，再次深刻牵动欧洲安全格局。2019

年 4 月 3—4 日，为纪念北约创建 70 周年，相关国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系列活动，包括北约秘书长在美国会演讲、外长会议等，议题主要聚焦北约

与俄罗斯关系，使得双方关系走向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再次备受瞩目。[3]

在北约成立 70 周年之际，研究分析俄罗斯与北约的互动状态，总结它们当

前的矛盾焦点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展望欧洲安全格局的趋向非常必要。

一、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三个阶段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北约的“生存危机”。乌克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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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北约过时论”曾一度流行，北约 2014 年从阿富汗撤军后如何转型问

题成为当时其成员国军、政、学界讨论的热点，以欧盟国家为首的北约成

员国呼吁削减北约军费并将其军力缩减到“必要的最低程度”。[1] 乌克兰危

机和克里米亚事件冲击了欧洲安全格局，促成了北约的战略转型，以“集

体防御、集体安全”为宗旨的军事联盟特征再次凸显，北约与俄罗斯的新

旧矛盾再次集中呈现。

乌克兰危机后的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11 月，主要特征是双方矛盾升级。

乌克兰危机的升级致使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冲突走向正面，克里米亚“入

俄”改变了冷战后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和安全格局，北约各成员国对俄罗

斯的敌对性逐渐增加。在 2014 年 3 月举行的布鲁塞尔论坛上，北约秘书长

拉斯穆森发表了题为“变化世界中的强大北约”演讲，称乌克兰危机是一

次迫使北约必须强化内部经济和军事关系的地缘政治“大博弈”，欧洲比任

何时候都需要北约。[2] 2014 年 9 月 4 日，在英国威尔士纽波特市召开的第

26 届北约峰会上，成员国领导人在“统一思想、一致对俄”主旨下公开对

俄罗斯展开激烈批评，认为当前北约面临的最严峻威胁就是“俄罗斯对乌

克兰的侵略”。峰会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阿富汗局势、北约对俄关系

和军力建设等议题 [3]，通过了“战备行动计划”，承诺逐步将军费投入提升

到占 GDP 的 2%。面对新的地缘安全形势，俄罗斯于 2014 年底针锋相对地

推出新版《军事学说》，提出“非核遏制”“战争动员准备”等新概念，其

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俄罗斯对北约的态度。俄罗斯一方面主张与北约平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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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另一方面认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北约不断拓展军力，加强在俄西

部边境地区和邻近水域的进攻性潜力，给俄罗斯带来了新的诸多威胁。[1]

2015 年，欧洲安全局势进一步紧张。北约在 1 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

称 2014 年挑战与威胁增加，是“黑暗的一年”。北约在冷战后转型过程中

曾一度淡化的“集体防御”再次被强调和提倡，体现了该军事联盟的“回摆”。[2] 

2 月，北约着手落实加强“集体防御”和“战备行动计划”，宣布在与俄罗

斯临近的 6 个成员国设立指挥机构和集训中心，如在罗马尼亚建立东南欧

军事司令部，在格鲁吉亚设立军事集训中心等。[3] 北约全年共进行包括“三

叉戟”在内的联合军演 300 余场，规模为十几年少见。从 2015 年起，北约“高

贵伙伴”联合军演在与俄罗斯相邻的格鲁吉亚境内每年举行一次，显示东欧、

北欧国家对俄罗斯的疑虑进一步增加并加强了军事戒备。[4] 作为应对措施，

俄罗斯在欧洲“飞地”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了“伊斯坎德尔”导弹。2015 年底，

普京总统签署了对俄罗斯军事力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性的纲领性文件——

新版《2020 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在俄看来，北约军力的提升、军事

设施向俄边境推进及反导系统的建立危害俄罗斯国家安全，该组织被赋予

了“违反国际法的功能”。[5]

2016 年初，俄罗斯宣布向西南地区调遣兵力并加快研制新一代突破北

[1]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URL: http://www.kremlin.ru/events/

president/news/47334, 26.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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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反导系统的导弹。[1] 2016 年 7 月 8—9 日，北约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峰会，

会议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色彩，鼓励乌克兰、格鲁吉亚等“伙伴国”

向北约靠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 ：“俄罗斯已不

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已不存在战略合作关系。”此外，华沙峰会还

批准北约从 2017 年开始向波兰与波罗的海三国轮换派驻 4 个营共约 4500

人的多国部队，这显示北约对俄罗斯政策发生显著变化。北约这套“组合拳”

被俄罗斯视为严重挑衅。2016 年 8 月 11 日，俄军开始在南部军区演习场和

黑海水域进行大规模军演，次日，俄南部军区表示，已在克里米亚部署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随着北约与俄罗斯的矛盾不断升级，美国率欧盟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了

几轮经济制裁，美高端智库则不断宣扬俄罗斯“威胁”。2016 年 2 月，美国

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发表报告炒作俄罗斯“入侵”，称“北约军队如遭到攻击

连撤退都是件困难的事情”“俄罗斯军队只需要 36 个小时就能击溃波罗的

海国家并攻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首都”。[2] 2016 年 7 月，美国大西洋理事

会发表题为《威慑的武装》长篇报告，声称“北约需要在东欧部署更多防

御力量来反击俄罗斯”。报告称，虽然目前莫斯科不希望与北约发生直接冲

突，但这一切仍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俄罗斯有可能“在一夜之

间占领波兰”，只是俄罗斯的“入侵时机”尚无法预测，北约在东欧现有的

军事部署尚不足以应对俄罗斯“入侵”。[3] 欧洲安全格局逐渐陷入新一轮“安

全困境”。西方以冷战“胜利者”自居，通过北约东扩巩固冷战成果，而俄

罗斯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强大的国家”，“权力的惯性”促使其为了尊严而

[1]《对峙东欧，北约与俄博弈加码》，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

05/8929542.html?agt=15438。

[2] David A. Shlapak, Michael Johnson，“Reinforcing Deterrence on NATO's Eastern 

Flank,Wargaming the Defense of the Baltics,” Research Reports, RAND Corporation. Jan 2016.

[3] Richard Shirreff and Maciej Olex-Szczytowski，“Arming for Deterrence,” Research 

Reports, Atlantic Council, Jul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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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势力范围。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与对抗程度达到了冷战后最严重的程

度，这一变化引发了有关“新冷战”的争论。

第二阶段是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5 月，主要特征是双方冲突与对抗

程度稍有缓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美俄关系“回暖”促使北约和俄罗

斯关系“短暂缓和”。在 2016 年的美国总统竞选阶段，特朗普曾公开批评

北约，质疑其作用，认为北约已经“过时”，表示北约军事行动 72% 的经

费开支由美国支付，美国应向北约成员收取保护费。同时，特朗普还多次

向俄总统普京“示好”，声称如果自己当选将会取消对俄罗斯制裁，建立新

的美俄关系。2017 年 1 月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俄双方就改善双边关系达

成共识，同意加强合作，修复“撕裂的关系”。为此，俄罗斯对西方释放了

一些“合作信号”。但缓和的迹象是短暂的。一方面，特朗普提议修复美俄

关系，俄罗斯对此充满期待 ；另一方面，北约和美国继续推进在中东欧的

军事部署，以震慑俄罗斯。这种看似矛盾的局面既反映了北约集团的内部

分歧和不同主张，也反映了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在欧洲安全格局上难以改变

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第三阶段是 2017 年 5 月至今，主要特征是双方再次进行激烈博弈，并

走向全面较量。随着美国“通俄门”事件发酵，美俄缓和关系的转圜时间

拖后，北约与俄罗斯的激烈博弈也随着北约布鲁塞尔峰会的召开和黑山加

入北约再次上演。在 2017 年 5 月的北约峰会召开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

约的态度有了较大转变，他放弃了“北约过时论”，称北约是“国际和平与

稳定的支柱”。在北约峰会上，黑山共和国以北约第 29 个正式成员国身份

参会，一方面显示了北约仍在扩大（这是北约 8 年来的再次扩大，也是乌

克兰危机后的首次扩员），另一方面是向巴尔干地区国家暗示，通往北约的

大门是“敞开的”。为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北约高频度、高强度的

军演持续进行。2018 年 5 月，爱沙尼亚启动独立以来最大规模军演——“刺

猬 -2018”。6 月，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年度军演“军刀出击”在拉脱维亚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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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9 个国家，1.8 万兵力参与。在 2018 年 7 月的北约峰会上，美国称俄

罗斯为“欧洲安全最严重的威胁”，还批评德国等北约国家的防务开支未达

到占 GDP2% 的要求，损害了北约的安全。2019 年北约扩员继续推进，2 月

北约 29 个成员国的代表在布鲁塞尔总部签署了北马其顿加入该组织的协议。

2017 年 9 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举行了“西方 -2017”联合军演，演

习地区从俄罗斯科拉半岛一直延伸至白俄罗斯境内，参演兵力达到 1.27 万

人，动用了至少 70 架军机、250 辆坦克（包括对最新的 T-72B3 改进型主

战坦克首次进行大规模实战测试）、200 门火炮以及 10 艘战舰，规模为近

年之最。军演还成功地以最大射程试射了“伊斯坎德尔 -M”战术导弹，意

在震慑北约。这次军演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深入解读。近年，俄

罗斯在西部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武器。普京在 2018 年末宣称，“先锋”高

超音速导弹将在 2020 年左右入列，其完全可以超越美国当前的“宙斯盾”

系统。2019 年 4 月俄罗斯官方宣布，俄罗斯与北约在军事和民事领域的合

作已经完全停止。

二、俄罗斯与北约的矛盾焦点及面临的挑战

俄罗斯和北约虽然都曾做出改善关系的姿态和努力，但双方关系实际

上基本处于“恶化—改善—恶化”的怪圈循环中。总体看来，俄罗斯与北

约的矛盾焦点及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互信严重缺失导致的安全悖论

1997 年 5 月北约与俄罗斯在巴黎签署《北约与俄罗斯相互关系、合作

与安全基础文件》，正式确定了后冷战时期东欧国家的边界。协议指出，在

可预见的安全环境下，北约和俄罗斯要增强互信，双方有义务在国际关系中

不使用武力和用武力相威胁，并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北约不在新加入的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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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部署武器装备，不会“额外地永久性部署大量地面作战部队”。[1] 然而，

2014 年克里米亚“入俄”之后，美国和北约开始明显加大在欧洲的军事部署，

而且美国的高端智库也开始为其行动作理论准备和文件再解读。[2] 2016 年 5

月，美国在罗马尼亚南部德韦塞卢空军基地部署的反导系统正式启动，并随

后在波兰启动东欧第二处反导系统建设。美国追求绝对安全的行为引起了俄

罗斯的反对和极大担忧，认为部署在欧洲的反导系统实质上针对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格鲁什科指责称，在两地部署反导设施完全是北约东扩

的体现，其结果就是北约的军事基础设施离俄罗斯边境越来越近。

北约的做法必然导致俄罗斯采取应对措施。作为回应，俄国防部长绍

伊古称，俄国防部将在 2016 年年底前在西部新建三个师，以对抗北约东扩。

俄战略火箭部队司令卡拉卡耶夫表示，针对美国现有和未来的反导系统，

俄将采取换装和研制新型导弹系统等多种手段应对。随着美国 2018 年底退

出《中导条约》，俄军不断优化导弹防御理论，加快研发和列装防空反导武

器的进程，大幅提升反导能力，原本就面临诸多困难的国际军控将面临更

加艰难的境况。

2019 年 4 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成员国外长会上表示，

北约将提升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海岸警卫力量的支持，并增加港口互访、

情报共享和相关演练。2016 年以来，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新增国防开支

410 亿美元，2020 年底该数字将累计增至 1000 亿美元。2018 年北约成员国

的军费开支比上年增加了 4.2%。[3] 近几年，随着西方与俄罗斯的博弈加剧，

[1]“Founding Act on Mutu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NATO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igned in Paris, France,”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

texts_25468.htm.

[2]“The 1997 NATO-Russia Founding Act Does Not Prohibit Permanent NATO Bases 

in Eastern Europe,” https://www.heritage.org/europe/report/the-1997-nato-russia-founding-

act-does-not-prohibit-permanent-nato-bases-eastern.

[3]“Military spending around the world is booming,” https://www.economist.com/

international/2019/04/28/military-spending-around-the-world-is-bo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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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国家希望进一步在北约框架内寻找“安全保障”。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加强军事部署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俄罗斯威胁”，然

而这些措施未必会给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带来安全与稳定。这种类似“军备

竞赛”的安全悖论现象从本质上是由双方互信严重缺乏造成的，并从安全

领域扩散到其他领域。美国及北约并非真正想同俄罗斯合作，面对其数量

庞大的核武库，西方难以信任俄罗斯。双方不具备合作的信任基础，合作

也就基本上失去了意义，否则北约也不会对俄罗斯一边在姿态上宣称要进

行合作，一边又在行动上围追堵截，甚至激烈对抗。走出“安全悖论”一

直以来都是国际安全史上的难题。

（二）俄罗斯的身份焦虑和面临的严峻挑战

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解决历史定位、发展方向和民族认同问题。

苏联解体使得这个多民族国家遭受了来自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挑战，曾经以

俄罗斯为中心的其他族裔地区纷纷脱离、独立、去俄罗斯化，国际社会由“两

极世界”变成了“一超多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不再具备昔日的辉煌，

对自身的定位也变得模糊，其身份焦虑、发展焦虑、战略焦虑皆由此而来。

俄罗斯的身份焦虑是其在国家内部发展和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对所遇现实

或潜在威胁与挑战的一种应激反应。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自我定位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定位明显不相

一致。关于冷战终结，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观念中，苏联是输家，其

继承人俄罗斯作为“战败者”要听从“战胜者”的安排，未被视作平等“伙伴”。

因此，北约在叶利钦任俄罗斯总统时的 1993 年即开始了首轮地缘政治东

扩，促使东欧的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加入了北约，剥夺原苏联的势力范围，

挤压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而俄罗斯认为自己是冷战结束的贡献者，美国等

西方国家应该尊重自己这个“世界大国”，双方应该“平起平坐”。[1] 美国

[1]“Oleg Ivanov, Russia, West unlikely to go back to Cold War,” http://www.globaltimes.

cn/content/9601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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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西方国家的态度激起了俄罗斯各界精英和民众的极大反感，使得原本植

根于斯拉夫民族性之中的反西方情绪再次凝聚。既然无法得到足够的尊重，

俄罗斯便开始“对抗”。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一篇讲话中谈到美国时表示，

世界对美国作为全球领袖的信心正在丧失，为了维持世界稳定而出现了新

的权力中心，需要寻求利益平衡和妥协。

乌克兰危机爆发及其后续影响进一步激发了俄罗斯的身份焦虑和对抗

心态。乌克兰是欧洲除俄罗斯外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在原苏联 15 个加盟

共和国中是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在历史、文化、

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当前的俄乌关系前

景并不明朗。2019 年 4 月 21 日，乌克兰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束，候选人

泽连斯基得票率为 73.22%，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于 4 月 30 日正式宣布其

赢得总统大选。[1] 大选结果明朗后，虽然泽连斯基提倡与俄罗斯开展谈判，

但俄罗斯仍继续采取强硬措施。2019 年 4 月 24 日，俄罗斯政府宣布简化顿

巴斯居民获取俄护照手续，4 月 27 日，普京又表示考虑向所有乌克兰公民

开放俄护照申请。这引起了泽连斯基的不满，称俄罗斯企图用护照引诱乌

克兰公民，俄乌矛盾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都难以缓和。[2] 2019 年 5 月 20 日，

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宣誓就任乌克兰新一任总统。[3] 执政伊始，泽连斯基面

临着国内经济下滑、东部冲突激烈、议会对其抱有敌意、加入欧盟和北约

等严峻挑战。而对于俄罗斯来说，不管是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还是“大

欧亚伙伴计划”，没有乌克兰的参与和支持都很难实现。正如布热津斯基所

[1] Зеленский выиграл выборы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ины с рекордными 73,22% голосов // 
URL: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953773, 23.04.2019.

[2] Путин заявил о возможной упрощенной выдаче паспортов гражданам 
Украины //  URL: https:/ / iz .ru/873033/2019-04-27/putin-zaiavil-o-vozmozhnoi-
uproshchennoi-vydache-pasportov-vsem-grazhdanam-ukrainy, 27.04.2019.

[3] Инаугурац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Зеленского.Новый президент Украин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вступает в должность // URL: https://www.kp.ru/daily/26978/4037415/, 20.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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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只有拥有乌克兰，俄罗斯才可能成为其梦想中的‘欧亚帝国’，而失

去了乌克兰，俄罗斯则最多成为一个亚洲帝国”。[1]

在这种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俄罗斯民众认为，西方在历史上对俄罗斯

都是加害并抱有敌意的，他们企图挤压和分裂俄罗斯，不断给俄大国地位

和国家安全造成严峻挑战。

（三）俄罗斯与欧洲争夺东欧主导权导致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

根据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观点，俄罗斯处于欧亚大陆心脏

地带，是地缘政治中最具潜力的“世界岛”。[2] 克里米亚“入俄”改变了二

战后的欧洲版图，再一次激发了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恐俄症”。美国的民

意调查显示，2014 年后，美国对俄罗斯的形象认知处于冷战后较低水平，

西方对俄罗斯的防范心理增强。[3] 特朗普上台后，“通俄门”事件的持续发

酵和媒体的渲染报道，增加了美国内的反俄情绪，动摇了两国在重大国际

问题上可以协同合作的信心。有的欧洲国家也指责俄罗斯干预其选举，前

苏联特工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英国中毒事件后，英国政府更是直指俄罗斯

并发起“外交驱逐战”。

除了北约东扩的激烈博弈外，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

主导的“东方伙伴计划”也在激烈争夺对东欧、欧亚地区的主导权。欧盟的“东

方伙伴计划”于 2008 年由波兰和瑞典提出，意在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

空间。[4] 为防止原苏联地区地缘政治多元化和应对地区一体化，俄总统普京

于 2011 年 10 月宣布建立“欧亚联盟”计划，企图使之成为与美国、欧盟、

[1] 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2] 麦金德 ：《陆权论》，徐枫译，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5 年版。

[3]“Russia's Image Tanks in the West, but So Does Trump's,” https://www.newyorker.

com/news/news-desk/russias-image-tanks-in-the-west-but-so-does-trumps. 

[4] 黄登学：《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 : 动因与前景——基于俄罗斯视角的分析》，载《欧

洲研究》2010 年第 4 期，第 7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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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驾齐驱的世界中心。[1] 俄罗斯主导了该计划的发展进程，是对地区秩

序的主动塑造。被视为“欧亚联盟”先行计划的“欧亚经济联盟”于 2015

年成立，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

美尼亚。2018 年 12 月，在圣彼得堡召开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首脑峰

会上，各方签署了“关于建立共同石油和石油产品市场的第 18 号决议”及“关

于建立共同天然气市场的第 23 号决议”。无论是欧洲 - 大西洋主义，还是新

欧亚地缘政治思想，都是对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

地缘政治挑战的积极回应，以及从不同视角对俄罗斯地缘政策走向的理论

思考。[2] 然而，俄罗斯总统提出“欧亚经济联盟”伊始，即被西方从地缘

思维出发批评为试图“恢复苏联”。[3] 西方的批评加剧了地缘政治思潮在俄

罗斯精英观念中的回归，当今俄罗斯的自我定位是“对抗美国的中心之一”，

并力求加强和“非西方国家”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4]

“ 瓦 尔 代 ” 国 际 辩 论 俱 乐 部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Валдай») 于 2004 年 9 月由俄罗斯新闻社、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

《莫斯科时报》等发起组织，因首次会议举行地点在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市附

近的瓦尔代而得名，在俱乐部历次会议上俄罗斯总统与参会者的见面都令

国际社会关注，它为国际智库和研究界了解俄罗斯政治经济新动向、决策

层的国际观等提供了较好的平台。从“瓦尔代”俱乐部 2014—2018 年的年

会主题（见表 1）即可看出俄罗斯对世界秩序的变革主张。

可见，在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与西方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将无

[1]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от идеи к истории будущего // URL: http://izvestia.ru/

news/504908, 25.10.2011.

[2]刘军、毕洪业等：《俄欧关系与中国欧亚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 年版，第163 页。

[3] “Putin proposes 'Eurasian Union' of former Soviet nations,” https://www.thenational.ae/
world/asia/putin-proposes-eurasian-union-of-former-soviet-nations-1.419937.

[4] Andrei P. Tsygankov,“The Strong State in Russia: Development and Crisi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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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达成共识，世界秩序的“失序”特征将进一步增强，国际政治格局将会

朝着更加“碎片化”的方向发展。

三、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及欧洲安全格局走向

美、欧、俄在欧洲安全格局的战略主动权问题上激烈博弈，北约、欧安会、

独联体不同程度地发挥着影响力，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及未来欧洲安全格局

的走向很难清晰呈现，但可以看出大致的发展趋势。

（一）俄罗斯的国家发展道路及其与北约关系走向

1999 年以来，普京一直是俄罗斯的“掌舵人”，他重视国内政治和社

会稳定，试图引领俄罗斯走一条非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普京于 2018 年 5 月

开启自己的第四个总统任期，根据俄罗斯宪法，他本届任期将持续到 2024 年。

可以预见，近年内俄罗斯政治基本具有稳定性，总体对外理念和政策将具

有一贯性，普京治理国家的意志将持续得到执行。

普京明确了俄罗斯的国家定位 ：非西方并自成世界力量中心之一。苏联

解体之后，俄罗斯曾在“欧洲”与“亚洲”之间辗转，身份识别与国家定位

成为其外交困惑。2011 年，时任总理的普京以欧盟为参照提供了明确方案 ：

[1]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官方网站 (http://ru.valdaiclub.com/

events/) 资料综合整理。

表 1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主题 [1]

年度 主题

2014 年 世界秩序 ：新规则或无规则？

2015 年 战争与和平 ：人、国家和 21 世纪的大规模冲突威胁

2016 年 未来始于今日 ：塑造明天的世界

2017 年 未来世界 ：跨越冲突达到和谐

2018 年 我们生活的世界 ：21 世纪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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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要依托欧亚联盟，成为与美欧平起平坐的、独立的世界一极。[1] 普京

所确定的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周边、巩固阵地、重新整合原

苏联地区，其中构建欧亚联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2] 2015 年，作为欧亚联

盟先期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式成立并启动。普京在 2017 年“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表示，有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 50 个国家表现出与

该联盟合作的兴趣。[3]

2016 年 6 月 17 日 ,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出了“大欧亚伙

伴关系”这一地区一体化新构想。普京在第四个总统任期内将会继续推进“欧

亚经济联盟”，其目的 ：一是恢复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联系，建立统一经济

空间和共同海关，促进贸易往来 ；二是在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实现世

界经济多元化和更加平等。然而，在西方看来，普京的行动和构想是“恢

复苏联”的计划，西方政治家将“欧亚经济联盟”视为敌对项目，认为其

目的是在原苏联甚至全球范围内与西方主导的影响力展开对抗。[4] 随着俄罗

斯国家实力的日益恢复，普京的地区一体化构想将更加丰富，也必将更多

地应用到实践中。此外，北约为东扩打出了“维护国际秩序，加大反恐力

度”的旗号，从目前形势看，东扩的进程仍将持续。当前北约已与白俄罗斯、

乌克兰临界，到了俄罗斯“近界”，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俄罗斯与北约在地

缘安全方面恐仍将处于紧张状态。

“混合战争”将成为俄罗斯与北约未来激烈博弈的焦点之一。近年来西

[1] 盛世良 ：《普京引领俄罗斯走非西方发展道路——试析苏尔科夫文章 < 长久的普京之

国 >》，http://www.qstheory.cn/dukan/hqwg/2019-04/25/c_1124413533.htm?spm=zm5062-

001.0.0.1.RYs0Qj&bsh_bid=4404944389。

[2] 左凤荣 ：《欧亚联盟 ：普京地缘政治谋划的核心》，载《当代世界》2015 年第 4 期。

[3]“About 50 States Interested in Cooperating With EAEU - Putin,” https://sputniknews.

com/europe/201705151053615742-russia-eaeu-putin-/.

[4]“Does Putin Really Want to Revive the Soviet Union?” https://www.realclearworld.

com/articles/2014/06/18/does_putin_really_want_to_revive_the_soviet_union_1105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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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认为，俄罗斯为实现自身战略目的并取得优势，准备综合运用军事、政治、

经济、外交及信息技术等传统和非传统手段，向西方发动使之难以应对的

包括“舆论战”“信息战”“外交战”在内的“混合战争”。2016 年，北约在

波兰举行多达 3 万人参加的联合军演，波兰国防部长安东尼·马切雷维奇

在演习开幕式上声称，演习目的是为了应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2018 年

9 月 14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柏林正在增强军事网络部署，以应对俄

罗斯的混合作战。[1] 其他一些北约盟国也不时指责俄罗斯使用“混合战争”

技术并准备积极应对。

（二）俄罗斯与北约对峙急需新型安全与冲突管控合作

俄罗斯与北约的博弈已经外溢至第三领域。具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北极

地区上升为俄罗斯与西方新一轮博弈的“竞技场”。2018 年 10 月底，以美

国为首的北约时隔 12 年重启冰岛军事基地，旨在是追踪俄罗斯潜艇动向。

作为应对，2018 年底，俄罗斯北方舰队第 45 防空集团军雷达部队接装了可

发现半径 1000 多公里内空中目标的“共振 -N”移动雷达系统。[2] 北极地

区正在成为美俄强化“军事存在”的区域。俄罗斯与北约在叙利亚也展开

激烈博弈。当初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曾在北约支持下一度将政府军打得毫无

还手之力，但由于 2015 年 10 月俄罗斯直接派兵加入叙利亚战场，使北约

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受到沉重打击，叙利亚局势又重新回到了政府军

的掌控之中。此外，《中导条约》废止后，俄罗斯与西方恐怕很难在短期内

达成新的双边军控条约，双方的军备竞赛可能会快速升级。目前，俄罗斯

与北约的对峙已经“走得太远”，这种高危互动模式急需外交“危机管理”，

[1]“German Troops Face Russian 'Hybrid War' in Lithuania: Merke,” https://www.military.

com/daily-news/2018/09/15/german-troops-face-russian-hybrid-war-lithuania-merkel.html.

[2] Снежный взгляд: новый радар закрыл Арктику от атак с воздуха // URL: 
https://iz.ru/832147/aleksei-ramm-aleksandr-kruglov/snezhnyi-vzgliad-novyi-radar-
zakryl-arktiku-ot-atak-s-vozdukha, 22.0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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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考验着双方领导人的智慧。俄罗斯与北约需要加强政治对话，维持一

定层级和领域的军事沟通，在避免情况误判、防止风险升级、预防意外发

生等方面进行冲突管控合作，以降低引发大规模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在

普京第四个任期内，虽然俄罗斯与北约的紧张关系存在转圜可能，俄罗斯

官方也曾表示不会主动与北约发生冲突 [1]，但因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

互信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俄罗斯的形象在西方社会不被认可，北约国家的“恐

俄症”会继续发作，所以双方要走出“尝试对话—失望—僵局”的不良循

环尚任重道远。

（三）北约将继续主导欧洲安全格局，但与美国的摩擦增大

两极格局解体后，欧洲安全格局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当时的西欧联

盟和欧安组织（OSCE）远未实现与北约同等的制度化，北约继续担负起西

方安全制度的主导职责，并迅速将其安全保障范围扩大到中东欧新生的民

主国家。北约被西方民主国家视为多元安全共同体的制度形式，有助于民

主国家的集体认同，是民主国家安全共同体中非常普遍的互动模式和集体

认同的一个范例。[2] 随着中东欧和南欧的北约新成员国被纳入西方安全体

系，整个欧洲的安全格局逐渐改变，对整个欧亚大陆乃至世界安全产生了

深刻影响。今后北约将继续在“失序”的欧洲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

面，北约仍是美国控制对欧主导权，进而把握欧亚大陆战略主动的谋划工

具。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称，2018 年特朗普曾几次私下表示不满意北

约其他成员国的军费增长率，想让美国退出北约，特朗普认为北约在消耗

和拖累美国。[3] 对此 , 北约盟军前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 (James G. 

[1] Александр Грушко: НАТО зашла слишком далеко в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с Россией // 
URL: https://ria.ru/20190415/1552694807.html, 15.04.2019.

[2] 彼得·卡赞斯坦 ：《国家安全的文化 ：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北京 ：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74—377 页。

[3]“Trump Discussed Pulling U.S. From NATO,” https://www.nytimes.com/2019/01/14/

us/politics/nato-president-trum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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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vridis) 表示，美国退出北约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地缘政治错误”，即使

不是实际行动，而是实际想法，也是送给普京的一份大礼。欧盟的“东方

伙伴关系”项目是对俄罗斯盟友和伙伴施加影响的另一个重要的非军事工

具，其目标是从政治和经济上拉拢俄罗斯的盟友和伙伴，从而孤立俄罗斯。

另一方面，北约多数成员国都是欧盟国家，在冷战时期，它们就曾发出“被

边缘化”的抱怨。在特朗普时期，欧盟随着实力的增强和面临问题的增加，

“团结一致”的理念更有影响力，摆脱美国控制的欲望越来越强，欧美矛盾

与摩擦日益增多。

总之，经济和军事实力是一个国家立足国际社会的主要支撑。根据斯

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 2018 年总结报告数据，俄罗斯军费支出自

2006 年以来首次跌出世界前五 [1]，与此同时，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等中

东欧国家的军事开支却在增长。俄罗斯应对区域安全挑战的过程是对其平

衡军事投入与经济发展能力的重大考验。当前俄罗斯与北约的互动塑造着

欧洲安全格局，其面临着权力过渡和一体化政策的影响。北约通过介入俄

罗斯周边安全问题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并通过加剧俄罗斯与邻国关系的紧

张来牵制俄罗斯，而俄罗斯则通过影响周边国家的外交决策来抗衡北约。

【收稿日期 ：2019-05-26】

【修回日期 ：2019-06-19】

 ( 责任编辑 ：李万胜 )

[1] “SIPRI Yearbook 2018,” https://www.sipri.org/yearbook/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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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not isolated events, bu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historical 
tendencies of unilateralism and exceptionalism insisted upon by 
the US, reflecting changes from the previous US administrations 
characterized by lashing out at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opposing 
excessive strategic expansion by the US, rejecting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and ridding of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ie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withdraw 
from so many multilateral treaties and organizations lies deeply 
in the fact that the US has made a major change to its cognition of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s, so as to meet the demand of its 
domestic election politics and the changing popular wishes, which also 
conforms to Trump’s diplomatic concepts and administrative style. 
These withdrawals have made many Americans worry that they will 
undermine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image as well 
as affect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generally critical of these American moves, believing they will not 
only play havoc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but 
also undermine the legitimac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efficiency of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should take an objective,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 in observing the withdrawals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get ready 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The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ussia-NATO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uropean Security Pattern, 
by Dr. Zhang Jian, Lecturer of th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and 
Foreign Affairs Management,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The 
European geo-security pattern has undergone a profound change 
due to the game-playing between Russia and NATO, making the 
relatively stable geo-security pattern established in the wake of the 
Cold War collapsing. With the NATO summit getting tougher on 
Russia, Russia has increased its military exercises, thus giving rise to 
the debate on the new Cold Wa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outbreak of the Ukraine crisis has, to some extent, mitigated NATO’s 
survival crisis. In the wake of the Crimea incident, NATO’s relations 
with Russia have roughly undergone three phases, namely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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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ation, some relaxation and full scale contest again. Serious mutual 
strategic suspicion between Russia and NATO has paved the way 
to their mentality of confrontat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ussia’s pursuit for major power status has intensified its mindset to 
transform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coupled with the “return of geo-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recent years, which has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ATO relationship and intensified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m.  

The Evolution of the US-Philippine Alliance Since Duterte Came 
to Power, by Dr. Song Qingru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ICIR. After the Duterte government began 
its administration in June of 2016, the US-Philippine alliance turned 
sour at the end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ith President Trump 
coming to office in January of 2017, the US-Philippine relationship 
is somewhat improving, but problems still remain in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when the visiting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Lorenzana proposed to review the Philippine-U.S. Mutual Defense 
Treaty (MDT), it caused a great disturbance in the US. The ups and 
downs in the US-Philippine alliance have resulted from complicated 
factors including the pers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ir different focuses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hanges in 
their respective foreign policies. Presently, the proposal made by the 
Philippines to review the Philippine-U.S. Mutual Defense Treaty has 
not produced any results yet. Although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US-Philippine alliance is full of uncertainties, such an alliance will be 
maintained and developed on the whole.

India’s Eastward Advance to Southeast Asia: New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Impacts, by Dr. Luo Yongku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CICIR.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dia put forward its 
“Look East” policy, thus opening the prelude of its eastward advance to 
Southeast Asia. In 2014, India further proposed the “Eastward Action” 
policy to deepen it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rough its Indo-Pacific strategic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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